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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次回鄉探親，我總愛帶些地瓜回
來。故鄉的地瓜也真喜人：那紅瑪瑙似的顏
色，紡錘般的形體，纖細的根鬚，飽含糖汁
的紅瓤，使人一見就饞涎欲滴。咬一口，脆
生生，甜津津，鮮美中帶一股清香。熟吃
呢，或蒸或煮，或烤或燒，更是甜軟如蜜，
別有滋味。品嚐着這些天賜的美味，孩子們
總愛問個不休。我也會因此而浮想聯翩，想
起許多與地瓜有關的往事來。
我從小生活在地瓜之鄉，是靠吃地瓜長大

的。幼時，每當吃過晚飯，甜爛果腹之際，
我總愛依在爺爺膝下，纏着他問這問那：地
瓜是從哪兒來的？是誰給帶來的？爺爺照例
咳嗽兩聲，便給我講起地瓜的來歷。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家鄉鬧災荒，莊稼減

了產，鄉民們缺吃少穿。這時，來了幾個外
地商人。他門從南方帶來了有毒的地瓜，讓
大家栽種食用，想把鄉民毒死，他們好掠奪
財產。誰知人們種出了地瓜，吃後不但沒被
毒死，還填飽了肚皮，度過了荒年。原來，
家鄉每家都種着蘿蔔，而蘿蔔能解毒。人們
吃了蘿蔔，不但解了地瓜毒，還使地瓜成了
賴以生存的主糧！這一來，南方地瓜便在北
方安了家，而且迅速推廣開來，成了莊戶人
家的命根子。

長大以後，我逐漸對這古老的傳說產生了懷疑。我從書本上獲得的知
識，終於糾正了對地瓜的錯誤認識。據史書記載，地瓜，又名番薯、甘
薯、紅薯等。它的老家，原在遙遠的中美洲，後來傳入菲律賓一帶。明
朝萬曆年間，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到菲律賓經商，見地瓜「生熟可茹」，
「可濟民食」，而且產量很高，便動了鄉土之念。他不顧西班牙殖民者
的嚴令禁止，以重金向當地人購買了數尺薯籐，偷偷地絞進纜繩之內，
航海七晝夜，歷盡艱險，終於將地瓜種移到國內。開始，先在福建一帶
種植，當年秋後就獲得豐收。然後進一步推廣，百姓賴以活者不少。到
明末清初，陳振龍的裔孫陳世元繼承先人之志，四處推廣地瓜種植。他
曾跟友人結伴來到北方，先在山東古鎮試種地瓜，取得顯著的成效。後
又到山東濰縣、膠州一帶推廣，並派其子到河南、北京郊區等地試種，
效果都很好。清政府見地瓜產量高，獲利大，有益民生，便號
召各省種植。於是，地瓜便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廣開來，成為許
多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人們感謝為民造福的陳振龍父子，為
他倆建廟修祠，世代紀念。「不愛靈藥共仙丹，惟愛紅薯度荒
年。何人遠來傳此種？陳公父子取洋番。」這首民謠，正反映
了廣大人民對地瓜的深厚感情和對陳振龍父子的感恩之情。
在對地瓜有了深入了解後，我漸漸感悟到，過去人們對地瓜
的價值，引進者的功績，還缺乏足夠的重視，甚至存在偏見，
我老家的那則傳說就是明顯的例證。儘管它有產量高、易栽
培、營養豐富等許多優點，但它常被視作糧食家族中的「下等
公民」，有「粗糧」之稱，位子排在稻麥、黍稷之下。一些文
人墨客寧可吟風弄月，讚花詠草，卻不肯用剩墨餘紙，來歌頌
價廉物美的地瓜。然而，地瓜從不計較自己的恩怨得失。它憨
厚樸實，不驕不躁，大有君子之風。它並不因詩人的冷落而改
其志，也不因世人的忽略而惰其情；不爭寵，不賣俏，連那招
風惹蝶的花兒也顧不上開，總是默默無聞地埋在地下，生長
着，發育着，吸足養分，儲足能量，盡心竭力地為人類奉獻出
自己的一切。
時窮節乃見。越是艱苦的歲月，越能顯示出地瓜的品格和價

值。明代科學家徐光啟在《甘薯疏》中，就給了地瓜以高度評價：「農
人之家不可一歲不種，此實雜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義也。」明人謝
肇淛在《五雜組·物部》中也說：「百谷之外有可以當谷者，芋也薯
也。而閩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
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實際也正是這樣。記得解放
前和解放後的某一段時間，家鄉荒年頻頻，小麥、玉米等平常糧食都減
產或絕收，獨地瓜撐起大半壁江山，成了最重要的主食。秋天，地瓜收
了後，人們吃的是煮地瓜，喝的是地瓜稀飯，就連下飯的鹹菜，也少不
了被稱為「雞蛋黃」的醃地瓜。於是，孩子們身上胖起了「地瓜膘」，
大人的臉上也有了血色……春天青黃不接時，地瓜吃完了，上好的食品
便是煮地瓜乾了。要是逢到節日，或有客人來，還可以吃到用地瓜麵做
的麵條、包子……但很快，地瓜乾、地瓜麵也吃光了。這時人們便把曬
乾的地瓜葉、地瓜蔓碾碎，用清水一泡，再加上少許豆麵，便可蒸成黑
褐色的菜饃饃。這纖維縱橫的菜饃饃雖不及地瓜好吃，但比起那些苦澀
的樹葉、嚼不爛的樹皮、草根來，還是可口得多。我有過靠地瓜生活的
少年時代，也經歷過連地瓜都吃不上的青年時期。這清苦、艱難的日子
磨練了我的意志，豐富了我的閱歷，也教會了我許多人生哲理。
不過，人們也有過跟地瓜疏遠、相忘於江湖的時候。記得1958年，當
「五風」吹得人頭昏腦脹的時候，有些「大人物」便預言，共產主義馬
上就到來，擺在人們面前的將是吃不盡、喝不完的麵包、牛奶和「土豆
燒牛肉」。在這種錯誤路線指引下，大批的農民離開農田，開上了「土
法煉鋼」第一線；而大片等待收穫的地瓜卻被棄在野外，爛在地中。於
是，人們很快受到大自然的懲罰。麵包、牛奶自然不會從天而降，而賴
以生存的地瓜卻成了稀缺之物，人們只能靠野菜、樹皮，草根充飢，甚
至連這些最低劣的食物也吃不上……當時，我們這些正在中學讀書的學
生，也被迫停課，天天到野外拾乾菜，挖野菜，用這些難以下嚥的植物
纖維填塞肚皮。偶遇改善生活，當風捲殘雲般地吃完一小碗定量供應的
煮地瓜乾時，真感到比吃了山珍海味的美味大餐還舒服。眼瞅着那連瓜
乾渣都不剩的空碗，我曾屢作奇想：將來有朝一日，能吃飽地瓜乾，就
算很幸福了……也只有在這時，人們才彷彿大夢初醒，開始重新認識地
瓜的價值，把它當作最可信賴的朋友。
現在，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地瓜的地位也早已被精米、白麵取
代，又該是人們跟地瓜相忘於江湖的時候了。然而如同富貴不忘舊交、
幸福不忘苦難一樣，我們也不該忘記地瓜這位貢獻多多、長期跟我們患
難與共的朋友，更不應忘記那只靠地瓜果腹、甚至連地瓜都吃不上的年
代。因為只有不忘過去，才能珍惜美好的今天，更好地開創未來！

近期有一個「酒桶挑戰」成為了網絡熱點。起因是一個網友為了展示自
己的好酒量，一口氣喝乾了一斤白酒，並把這個過程拍攝下來，載到了網
絡上。結果很快就有各地的酒徒出來挑戰，斤両也是層層加碼，二斤，三
斤，四斤，五斤，最新的紀錄是一河南男子，於七分鐘內喝下了六斤白
酒。誰也無法估計，隨着挑戰進行下去，最後的紀錄是多少，是否會以有
人付出生命代價而結束。
在中國的酒文化裡，酒是充滿權力及男性荷爾蒙氣味的日常飲料，也是

展示關係學的重要符碼，很多人須從這一特殊載體，獲取象徵強大的隱形
價值。因而，酒既是男人微觀慾望在杯中的投射，也是宏觀權力的因果敘
事，它就像一根特殊的紐帶，把男人與野心、博弈與人格、受虐與快樂，
緊密地聯繫到一起。在這股潛在力量的推動下，狂飲濫飲、毫無節制的賭
酒行為，從古至今都是層出不窮。人們通過這一偏激的自我表達方式，宣
示自己的能力與強悍，甚至不惜以健康和生命為代價，換取他人的稱頌及
讚譽，並由此構成了極富流氓倫理的陳舊酒桌文化。
明代時，寧波祭酒陳敬宗以善飲聞名，明成祖朱棣聽說以後，召他進

宮，讓內侍遵照陳敬宗的身高體形鑄造了一個空心銅人，然後讓陳敬宗與
銅人賭酒。陳敬宗喝一杯，內侍就往銅人裡倒一杯，直到銅人被灌滿，陳
敬宗仍然面色如常。朱棣疑心他是假裝清醒，派遣一個內侍跟隨陳敬宗回
家，看他是否會嘔吐或昏醉不醒。陳敬宗回到家後，又拉着內侍繼續喝，
終令眾人信服，贏得了這一次「酒桶挑戰」。
清代名士王漸客遊金陵，南京城裡有一個富豪，聽說王漸酒量驚人，恰

巧富豪又認識附近一個道士，也以海量著稱，遂牽頭組織一場「酒桶挑
戰」，讓王漸與道士比拚。比賽開始後，酒被盛於一隻大瓦甕裡，每人每
次須飲盡一甕。王漸從容捧甕而飲，若灌漏卮，一口就把酒喝乾了。輪到
道士，也是一飲而盡。接下來的第二甕，道士喝至一半，就已不勝酒力，
無法續飲。王漸為了炫耀，反而讓人換成更大的容器置酒，最後足足喝了
一石。古制十斗為一石，十升為一斗。也就是說，王漸贏下的這次挑戰，
喝了一百升的酒。這與自謂「一飲一斛，五斗解酲」的劉伶可堪相提並
論。
《清稗類鈔》裡也載有一事：清代河南某地有一群酒徒，凡逢一三六八

的日子，就聚在一起比拚酒量。其中一個酒徒每次參加聚會都是必醉，醉
了以後還要帶一瓶酒回家，留作平日飲用。其弟生性勤勞，每天耕作不
輟，且滴酒不沾，看到哥哥經常醉得東倒西歪的，就好心勸他，沒那麼大
的酒量就少喝一點，沒必要每次都喝到前仰後合、神志不清的程度。哥哥
譏諷道，你的真實意圖是嫌我喝酒費錢吧？你只是不會喝、沒有酒量罷
了，所以才來干涉我。你如果能喝，恐怕會喝得比我還要厲害。
弟弟為了勸服哥哥，取來一隻大碗，倒了一斤多酒，一口飲盡，然後提

着桶出去擔了兩桶水回來，又倒一碗酒飲盡。如此往返數次，連飲數斤烈
酒，仍然是神色如常，出汲如故。哥哥這才愕然道，枉我自誇酒量驚人，
今日方知你是真人不露相。遂從此戒酒。弟弟有時勸他，只要適量，偶爾
小酌一番也是無妨。哥哥說，我一看到酒，就會想起當日那個場面，就無
法再喝了。本是一次無意發起的「酒桶挑戰」，反而起到了良好的規訓效
果。
根據生物學的研究發現，在動物界裡，越是低等動物，就對族群有着更

高的依賴。而一個人有沒有清晰的自我感和獨立性，與其行為，也很大程
度上是高度同構的。「酒桶挑戰」就是最為直觀的病歷式解讀。因為越是
自卑、缺乏見識的人，就更熱衷於從競賭得來的優勢中贏得自詡的優越
感，謀求他人的認同。相反，心靈自由、習慣遵照自我意志做選擇的人，
也很難成為滿足他人低級娛樂需求的工具。

檢諸典籍，讚揚湖湘和長沙人傑地靈的
佳句，實在是太多了。有司馬遷的「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史記·項羽本紀》，有左
丘明的「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
有杜甫的「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有
名聯「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
沙」，有宋之問的「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
沙」，等等。
湖南有湘、資、沅、澧四條江，發自深

山，流經全省，曲折迴環，奔向洞庭。還有
許多小支流，如瀏陽河九曲彎道，如蛟龍九
回頭，流向湘江。還有撈刀河（瀏陽河的支
流），發源於寧鄉的靳江、溈江等大小支
流，也都在長沙匯入湘江，奔向洞庭。
湘江流經長沙市境約二十五公里，為長

沙這片古老的土地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因
長沙城區築於地勢低平的河谷平原上（賈誼
亦有「長沙地處卑濕」之說），地下有着極為豐富的循環
暢通、類型簡單、水質良好的地下水，而且潛水面高，容
易鑿池打井。
因此，在城區有數百上千年歷史的古井也比比皆是，主

要分佈在易家坡、坡子街、潮宗街等老城區的街巷裡。有
的距今已有幾千年歷史，白沙井據說鑿於春秋時期，賈誼
故居內的賈誼井歷史悠久，號稱「天下第一井」。
但我以為，賈誼井很可能是後人開鑿的，並非賈誼親

鑿。根據《漢書》記載：「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這是西漢初年的
事。賈誼雖是西漢初年的人，他不會那麼快在北方剛剛開
始鑿井時，就在長沙鑿了井。當然，那時候各地水患威脅
太大，「用事者爭言水利」（《史記》），很多地方都在
鑿井，但南方鑿井起於何時，是一個疑問，有待查考。但
說賈誼井是「天下第一井」，未免附會，班固也不會買
賬。所以，我認為賈誼井很可能是後來居此的人開鑿，以
賈誼之名授之，不能說是「天下第一井」，既然白沙井鑿
於春秋，賈誼井又如何稱得第一呢？
此外，知名的有水風井、觀音井、伍家井、桂花井、彭

家井、路邊井、青石井、化龍池等。 據說至今汩汩噴湧
的白沙井，曾差一點被「開發」，現在已建成了白沙公
園，井台經過改造，比原來大了，井水常年就是那個水
位，怎麼也用之不竭，潔淨甘甜，不管是取水的、看水
的、玩耍的人，都要飲一口白沙水。
我童年住在長沙織機街西學巷五號，家門口也有一口

井，用麻石（花崗石）砌成很堅固的井台，井台四周有
溝，溝的外圍有麻石護欄。 一九五一年，媽媽沒有工
作，為了養家餬口，就靠接洗衣服為生。就在這口井旁，
媽媽辛辛苦苦地每天將井水一桶一桶提上來，倒在木盆
裡，一件一件用肥皂刷洗，多少個寒暑，日曬雨淋，冬天

手腳凍裂，這樣熬了好幾年。回憶起來，感恩母親的同
時，也感恩那口無名古井，給了我們生活的養料。
那時長沙沒有自來水，附近街坊鄰里的飲用水源就是這

口井，每天早晚，來提水、洗衣的人絡繹不絕，水質清
冽，甘甜清香（井水有一股特別的香味，與河水不同）。
我很久沒有再去過舊地，不知道現在那口井還在不在？但
我相信，地下的水，應該是沒有枯竭的。
靠近大西門一帶以及直通河邊的坡子街、道門口、八角
亭、開福寺等等，當時就是用河水。長沙有專門賣河水為
生的人，那時候大的單位，如醬園、旅館、學校、飯館及
輪船碼頭附近的大小商號，用水量大，就僱用專人挑水，
每天定時將河水送到指定的地方。一根扁擔，兩個水桶，
就是送水人賺飯吃的營生，兩個水桶各放一塊小木板，防
止水濺出來。
還有一種零擔，就是拖着水車，沿街叫賣：「河水啦！

新鮮的河水啦！」像喊，也像唱，一口長沙腔，悠遠蒼
涼。需要水的住戶，聽見叫賣，就提着桶呀盆的圍上來。
水車其實是板車，上面載着一個橢圓形的大木桶，木桶的
底部有一個木塞子，一拔塞子，水就嘩嘩往外冒。賣水的
還自備一擔水桶，以備有人要送水上門。
記得一擔水是五百元（折合現在五分錢）。板車的輪子
是木製的，儘管外沿釘一圈橡膠皮，在高低不平的麻石街
上行走，還是一掀一墜、一顛一簸，桶蓋又不嚴密，於是
水花四濺，走到哪、水撒到哪，我看了覺得挺可惜。多不
容易從河邊取水，送到街頭巷尾，賣水人的勞動真是不值
錢啊！
飲了長沙水，再了解長沙的人文歷史，你會對「人傑地
靈」這四個字有更深的理解。當然，物競天擇，適者存
之，只有愛國為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才是
真正的「適者」。唯利是圖、蠅營狗苟之流，也有飲長沙
水長大的，何其不賢之甚也！

亦 有 可 聞 ■文：青 絲

酒桶挑戰

■

文
：
戴
永
夏

來 鴻

長沙水

■文：劉克定豆 棚 閒 話

參禪入畫末白水墨藝術展「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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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畫，是中華文化中一朵絢麗燦爛的花朵。「慈悲
的溫暖——末白水墨藝術展」日前在河南博物院開
幕，展出了畫家末白126幅畫作，其中以觀音造像為主
要題材。末白是當代畫壇中禪畫的踐行者。他本名賀
存鋒， 2000年與佛教文化結緣後，便堅持修行，更經
常通過打坐來滌淨心靈，摒棄慾望，參悟佛法，也便
是從這時起，他開始探索和研究中國水墨藝術與禪
學、美學的融合。
他筆下的水墨觀音出塵飄逸，輪廓簡化，不求繁
雜，但卻筆簡意足。用心品味末白的畫作，似乎能感
受到他的參禪入畫，以心做筆。讀末白的畫作，既是
一種筆墨體驗，也是一種心境的感悟，更是一種禪意
的體味。
末白認為：「相由心生，對於觀音的創作，實際上

是我內心裡的沉澱。我所創作的水墨蓮界之觀音系
列，事實上來源平時我對《普門品》、《心經》的誦
讀、修持，以及我對水墨藝術的研習和繼承。要得莊
嚴相須生莊嚴、恭敬心，要得慈悲情，則先有慈悲情
懷。畫觀音之寶像貴在修行二字。其次，要有表達心
相的筆墨技法，無法而有心或有法而無心者，則均是
心有餘而力不足！法與相，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從末白畫作不難看出，留白的恰到好處，亦是末白

作品的一大亮點。他的畫作，一張畫只畫一部分，空
白部分除了讓人有空曠的感覺，給予心靈迴旋的餘地
之外，畫面的空白更給人以無限遐想。「用最少的筆
墨來表現深遠的意境，是我給自己定的方向。」末白
將參禪、弄墨融入他的生命，成為不可分割的部分，
繪畫與賞畫都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他希望用自己的
藝術世界，把世人引向光明與和諧，給人的心靈以清
澈、祥和與安寧。

■晚霞中的湘江。 網上圖片

■越是艱苦的歲月，越能顯示出地瓜的品格和價值。 網上圖片

■末白作品《菩提樹下》。（本報河南傳真）


